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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婚姻登记制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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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现行《婚姻登记条例》把结婚登记作为婚姻成立的必备要件，这有利

于国家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规范结婚行为，预防和减少违法婚姻，保护善意当事

人及其子女利益。但是新的婚姻登记制度仍然有诸多不足之处，这不能不说是立

法的缺憾。我国也应从人本主义出发，尊重历史、尊重民俗，承认多种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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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一些国家对婚姻登记制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将结婚

登记作为婚姻成立的唯一形式要件，而是从人本主义出发，尊重历史、尊重民俗，

承认多种婚姻形式。而我国现行婚姻登记制度却将婚姻登记作为婚姻成立的唯一

条件，这不能不说是立法的缺憾。  

反思之一：现行婚姻登记制度未能尊重和体现中国的传统民俗  

尽管婚姻登记在我国已经规定了几十年，但是几乎所有的新人除了办理结婚登

记，仍然要举行热闹的婚礼，而且会认为举行婚礼仪式比办理结婚登记更为重要。

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就存在很多人结婚只举办结婚仪式而根本就不领结婚证

的现象，这就不能不说明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民俗仍然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

思想。正如尹伊君先生在其著作中所言：“中国历史上当然不存在过像罗马法那

样的私法体系，但在民间，用以调整经济行为的习俗、惯例、规则确实真实有效

的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尽管他们不被叫做‘法律’。实际上，从社会学的眼光看，

他们才是真正的法律，他们的活力远甚于许多国家的法律。”[ ]  

历史法学派人物萨维尼认为“一切法律本来就是从风俗与舆论而不是从法理学

形成的。作为一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不能受到人为破

坏。”法律对传统的继承和尊重之中也就必然包括着对民俗的继承和尊重。人们

不可避免的生活在民俗中，尽管是越来越生活在法律中。然而，只有这些法律最

终变成人们生活的习俗和惯例时，它才是生活中活生生的法律。法律已无法自己

宣布自己就是习俗和传统，以期得到人们的遵守。  

反思之二：婚姻登记制度社会监督范围太小  

虽然设立婚姻登记制度的初衷是便于政府对婚姻的监管，但是其公示性却并不如

举行婚姻仪式范围广，影响力也不如婚姻仪式大。  

举行婚姻仪式虽然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和习俗，但是它为什么没有在历史的长

河中被过滤掉，而仍旧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呢，这与其自身的优势密切相关。  

一方面，它可以使人们择偶慎重，当选中自己的理想伴侣，决定与之结合为夫妻

时，用婚礼形式通告社会，使其为一般人知晓，以示严肃认真；另一方面，它可

以约束婚姻当事人，稳定家庭。我国人民向来重视婚姻，结婚一般都希望白头偕

老，通过一定的婚礼形式，向社会公开表示结婚，即得到社会的承认，也接受社

会的监督。这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减少婚姻纠纷。  

男女结合，确定婚姻关系，必须有被社会承认的形式，向社会公开表示，这就是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为什么人类结婚要经过一定程序和举行婚礼的原因。据日本心理学家津留宏在日

本南山大学就结婚意义进行调查时大学生们回答“结婚是作为一个个体独立得

到社会承认”，“是第二人生的出发点”这两项的人最多。于是他在所著《婚姻

心理学》一书中写到：“结婚不仅满足了他们（指青年）爱情和独立的欲望，而

且被社会承认未成年人的优越感也得到满足，并把结婚作为第二人生的出发点，

要在其职业生涯中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  

结婚虽然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光领个结婚证，不可能逢人就说自己结婚了，而只

有通过举行结婚仪式的方式告知大家自己结婚了，这样有利于亲朋对其婚姻进行

社会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重婚、早婚等现象的发生。而婚姻登记制度虽然

是基于婚姻的社会性这一性质设立的，但是很多人虽然领了结婚证，但如果其对

大家保密，那么很多人就不可能知道其已婚，没有了社会监督，这就在一定程度

上为重婚留下了滋生的社会土壤。  

反思之三：婚姻登记制度不符合现实客观要求 

目前我国“事实婚姻”状态并不鲜见，而且原因复杂，有地处边远山区不知登记或是由于登记

不便或是费用过高而未登记的农村青年，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经济条件不错，但追求自由，不

愿过多受束缚和承担责任的都市白领，而他们之中不乏将婚姻看的神圣，需要在物质条件具

备和生活适应后才登记的青年人。除此之外，老年人再婚是为避免财产纠纷和儿女反对等原

因也选择了这种非婚同居的状态。但法律对事实不能提供足够的法律资源去调整，此时不仅

仅只想到应更加严格执法，而是也应回头来审视一下法律自身的滞后。朱苏力先生在他的《再

论法律规避》一文中提出，“从特定的角度看，法律规避必定是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

真正的严格执法倒是一种例外。”因此“当法律规避不可避免甚或有必要的情况下，法律规避

也许并不那么可怕”，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制度的创新。  
伯那得认为：“未来婚姻的最大特点，正是让那些对婚姻关系具有不同要求的人，可以做出

自己的选择。”“婚姻是身份关系的结合，具有‘事实在先’的特点，无论法律承认与否，这些

身份关系都已存在。”[ ]“和其他的法律领域相比，身份法律关系是相当尊重具体事实的”。[ ]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是由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实事求是的承认事实婚姻，

符合现实生活的客观要求。  
反思之四：婚姻登记制度不利于保护弱势方的权利  
一项法律制度，一个司法解释的出台，其价值取向总要在各种利益的平衡工作上作一选择，

争取效益的最大化。法律应当承认事实婚姻的更大关键在于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他

们在现实的法律保护中一直处于弱势，权利遭到侵害之后由于法律保护的不完善，其受到的

损害无法得到救济。在既存的事实婚姻男女双方不免发生纠纷，女方和子女由于是弱势而往

往受到抛弃，利益受到损害是常有的事情。假如一对无配偶的男女在一起同居多年，周围的

亲朋好友都认为他们是夫妻，并生有子女，也就是说它们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唯独缺了结

婚证，那么他们之间以某种原因要分手，男方在外的财产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只能按

一般共有财产处理。而男方在外的财产女方并未参与共同劳动、共同经营，这就不符合一般

共有财产的特征，这样对女方来说岂不是“人财两空”，显然不利于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有

人也许会说谁叫他们不先补办结婚登记，后果应由其自负。这种责怪未免有些武断，按常理

结婚登记总是在结婚时办理，当时如因故未办理，事后补办的情况毕竟少。如果为了离婚再

去补办结婚登记的情况就更为少见。试想一对男女从二十多岁时同居，到了四、五十岁时分

手是为了“合法离婚”再去补办结婚登记现实吗？如果像这样已经以“夫妻”同居几十年，到头

来仍落得个“非法同居”的名称，其二、三十岁的子女还属非婚子女，会使人啼笑皆非。就是

那些同居的老年人，一旦发生纠纷，他们的社会地位更低，更容易出现问题，法律只能让这

些受到损害的弱者的权利和利益眼睁睁地受到损害。如果我们坚持否定事实婚姻的价值，舍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弃婚姻立法的根本任务，那么法律的尊严将荡然无存。这既不利于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

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任何社会现象只要不是反社会、反人民，具有存在

的合理性，法律就没有办法取缔他，消灭它。”[ ]  
反思之五：婚姻登记制度与婚姻法的地位本末倒置  
婚姻法是实体法，婚姻登记制度是程序法，应反映婚姻法的实体内容，其角色应是婚姻法的

“配套法规”；并且婚姻法是全国人大颁行的法律，而有关婚姻的登记制度的法规是民政部颁

布的部门规章，在法的效力等级上，婚姻法应处于上位阶。但是现在却反过来了，片面强调

婚姻登记的形式要件，以婚姻登记制度为主，婚姻法为其服务。  
反思之六：婚姻登记与户籍登记的矛盾  
在我国存在户籍制度，虽然很多人并没有领结婚证，但在他们的户口簿上却登记他们为夫妻

关系（据说多数是在人口普查时登记的），这就产生了户籍登记与婚姻登记的矛盾。这就会

导致不同法官在遇到上述情况，裁判某一婚姻是否合法有效时，可能会因证据的取舍不同导

致不同的后果。并且即使领了结婚证，只要不去户籍机关就婚姻状况一栏申请更改，那么婚

姻状况一栏就是空白，这就为不法分子重婚留下了可乘之机。  
反思之七：婚姻登记制度与刑法中的重婚罪相矛盾  
由于婚姻登记制度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那么在民法领域，前一婚是法律婚的人在婚

后又与他人没有领结婚证而以夫妻身份公开居住在一起，形成事实婚，这却不是婚姻法所规

定的重婚。而在刑法领域，如果前一婚是法律婚，后一婚是事实婚，则构成重婚罪。所谓重

婚，顾名思义是重叠的婚姻，即同时存在两个婚姻。而婚姻关系属婚姻法所调整的对象，并

不是刑法所调整的，关于婚姻的关系的认定，应依据婚姻法，而不是刑法。如果以“夫妻名

义同居”的事实在婚姻法上不认为是一种婚姻事实，而在刑法上却认为是重婚的事实，显然

是矛盾的，这“重”又从何谈起呢。同样是“同居”的事实在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有两个

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这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这并不是混淆事实婚姻和事实重婚的概

念，而是认为既然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要按重婚罪予以打击（这无可非

议），为什么对那些无配偶的人以夫妻名义同居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婚姻事实又不予承认，

不加保护呢。这样的规定显然是失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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